
一
江湖“草莽”

上海市公安局轨交总队底楼有一面荣誉
墙，从左向右悬挂着六幅彩色大照片，都是轨
交民警中的英雄人物。

第一张是上海警界反扒耆老徐福鑫，名
字框着黑框，已经离世。 几年前，曾采访过老
徐。听他讲反扒故事，常有一种身处江湖草莽
的错觉。

徐福鑫和上海最早的一批扒手打过交
道。 那时候，扒手活动范围比较集中，主要在
市中心的公交线路上。 他们中不少人穿着讲
究，戴着名表首饰，外表绝对看不出是干这一
行的。有人每天“出工”前还会去吃早茶，最喜
欢去的是南国酒家， 老徐和同事就在门外看
着他们吃，等他们出门。

那也是小偷猖獗的年代。 徐福鑫一次接
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上世纪 90年代，四川北
路上一次行动就抓了 35个扒手。 “当时有人
被偷了皮夹，到店里再买，营业员让到门口找
找， 结果真找到了， 都是小偷特地扔在门口
的。 ”

那时的小偷，许多都是“技术派”。当时流
行穿中山装， 人们习惯把贵重物品放在内侧
袋，扣上扣子。小偷两指一搓，钮扣就开了。东
西被偷，失主毫不知情。

因为小偷和民警都很“职业”，时间一长，

面孔熟了，见面还会打招呼：“徐师傅，我今朝
没偷！ ”在老徐看来，这是挑衅，更是考验，要
把熟面孔人赃并获，真的不简单。

二
“疯子”探长
这份“不简单”，可能雷震体味最深。

雷震，70后， 轨交总队反扒支队三队民
警，也是荣誉墙上第五幅照片里的人物。反扒
23年，他抓了 3000多个小偷。 人们叫他“雷
大探长”，也有人叫他“雷疯子”。

雷震同样经历过扒手多到抓不过来的时
代。 “以前上班路上，随便扫一眼就能看到几

个。 碰上正好在偷的，还能带一个上班。 ”

在雷震看来，以前抓小偷，凌晨三四点就
要起来去守头班车， 抓贼全靠一双手、 一双
脚。 “那时候不流行计步，但一天下来三四万
步肯定有的。 ”但对他来说，这些根本不算什
么。 为什么叫“雷疯子”？ 因为抓小偷，他是不
要命的。

1998年，雷震调往当时的公交分局当便
衣。 上岗两个月，其他人都抓到小偷了，只有
雷震不“开张”。带教师父受不了：“小雷，你是
我遇到过最笨的警察！ ”师父急，雷震更急，但
越急越没辙。 雷震是知青子女，对上海不熟，

跟踪很吃亏。 加上他过早谢顶，脑门锃亮，在
人群中“闪闪发光”。反扒最忌醒目，雷震常常
一探头就让小偷多看几眼：这人一直跟着，不
是便衣吧？ 结果可想而知。

雷震很苦闷。 思前想后，勤能补拙，他就
趁人家休息时，和师弟偷偷去抓小偷。第一次
“开张”，是在 61路公交车上，碰到一个以前
师父抓过的扒手。雷震怕被认出，拉着扶手挡
住脸，头也不敢回。 过了一会儿，他听到自己
外套拉链“哒哒”作响。 “哎？ 他不会是在偷我
东西吧！ ”拉链声没了，低头一看，口袋开了。

雷震一转身，小偷马上把手里东西扔在地上，

是雷震的 BP机。 这送上门的小偷，雷震总算
没放过。

虽然“开张”了，但雷震始终是进步最慢
的一个。 1999年底，队领导告诉他：“你工作
态度很好，但可能外貌特征太明显，不适合干
反扒。 你去接电话吧。 ”

别人碰上这样的结果， 可能就磨灭了热
情，雷震没有。他把接电话干成了信息分析，

始终琢磨：这是哪个区发的案？ 哪条公交线
路？ 地图上在哪个位置？ 不但琢磨，他还用
休息时间去看现场。 2001 年，雷震调回反
扒岗位。 那时候，跟他一同出道的人已经是
探长了。

雷震努力学上海话， 每次审讯都用上海
话，就算被嘲笑也无所谓；路记不住，就背地
图，把上海地图和公交线路背得滚瓜烂熟；他
还背小偷照片，凡是被上海公安处理过的，他
按照籍贯分类，一个个背下来，还存在手机里
随时翻看。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连两次，雷震独自一
人抓获小偷。 在反扒行当，这意义非凡：他终
于出师了。然而，这仅仅是开始。为了抓贼，雷
震更加拼命。

一次追贼进了农田，刚下过雨，田里像沼
泽。 一个人扑一个人躲，一边跑一边摔跤，最
后变成了在泥里爬。 小偷放弃了：你抓我吧，

我实在不行了。从田里出来，两个泥猴子眉眼
都看不清了，但围观的群众掌声如雷：这警察
真牛。

一次在天桥，眼看小偷就要跑下楼梯，被
雷震一跃抱住右腿。小偷力气大，“噔噔噔噔”

拖着雷震就下了楼梯，雷震裤子磨破，鲜血直
流，但还是第一时间起身把小偷拿下。

还有一次与小偷扭打， 小偷一头撞在雷
震下巴上，眼看一道白光从雷震嘴里飞出，竟
是一颗牙硬生生被撞掉。雷震忍痛坚持，直到

两人都没了力气倒在地上， 他仍不忘用自己
的体重压住小偷，呼叫群众帮忙把小偷上铐。

三
“天下无贼”

雷震口中的这些故事，近年已经鲜见。

“别说碰到小偷反抗了，就连抓现行的机
会都没了。 ”对于抓贼有瘾的雷震来说，其实
挺失落。 “前一段时间，我们还专门走访排摸
了一下曾经有过扒窃前科的人员， 尤其是那
些上海籍的。 我分到三个人，问下来，都转行
了。有的开助动车帮人送东西，有的在家吃低
保，还有一个家里拆迁了，他也没买房，租了
间房子，用剩下的钱养老，日子过得还不错。 ”

雷震告诉记者，“贼骨头”收山，不管怎么说，

都是好事。

最大变化其实就在这两年。移动支付大
行其道，现金成了稀罕物，很多小偷不偷钱
包改偷手机。但偷手机就要销赃，这些年，上
海警方依托智慧警务，对盗窃团伙坚持全链
条打击，很多收赃人被迫转行，有的则离开
了上海。

“也不是猛一下的变化， 是慢慢感觉到
的。 有的时候抓到小偷， 和他一起看偷的钱
包，结果里面没钱。 还有的小偷摸了半天，割
了包，又掏了半天，结果是一叠餐巾纸。 这时
候，其实小偷也挺受打击的。 ”邓昱是雷震的
同事，反扒支队五队队长。据他回忆，这几年，

上海的扒窃案每年都有 90%以上的降幅，到
最后，已经是零星发案。

“很多案子接报了，甄别下来，都是遗失
或是忘在家里，而不是盗窃。 现在一年下来，

全市地铁和公交线路上的扒窃案不到 150

起，平均下来，2天 1起都不到。 ”

去年，受疫情影响，扒窃案件更是再次断
崖式下降。 “想当面碰到一个小偷，简直比中
奖还难。 ”在邓昱看来，反扒经历了几个阶段，

1.0时代， 是靠步行挤公交抓贼；2.0时代，

有了“四个轮子”，反扒队员也更多地 4人一
组合作擒贼；现在进入 3.0时代，小偷少了，

案子也少了， 轨交警方更多地通过大数据分
析研判，去寻找可能存在未报案的隐案。

四
改抓“色狼”

也是在去年，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阶段，地铁的人流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一个
新情况出现了。

“四五月份的时候，地铁里‘色狼’突然多
了起来，有时一天好几起。 ”陈建强是轨交总
队刑侦支队三队队长， 前几天有媒体采访他
时，正好碰上他抓获一名“色狼”，不但见了报
还上了热搜。其实对于陈建强来说，这已是他
的日常工作。

“不能说是转型，有贼我们要抓，‘色狼’

我们也要抓，但可能以前以抓贼为主，现在贼
几乎没了，‘色狼’正好多了起来，我们就把工
作重心变了一下。 ”陈建强说。

这大半年，陈建强碰到的“色狼”也让他
开了眼界。 “什么身份的都有，有很多是高学

历， 甚至是公司高管， 还有男人侵犯男人
的。 ”有的人追求刺激脑子一热控制不住自
己，被抓了更是丑态百出，痛哭流涕，甚至跪
下来求饶。

“我还抓到过一个村干部，30多岁，作案
时，专门从郊区开车到五洲大道上车，跟家里
人说是给孩子买礼物。被抓时跪在地上，一把
鼻涕一把眼泪，说自己走到今天不容易，希望
能网开一面。 ”

最让陈建强震惊的是一个年轻男子，每
天“尾行”同一名女子，从地铁一直跟到她出
站，还跟着她逛街几个小时，就是为了上去偷
偷摸一下。 “据他交代，有一次跟得太晚，地铁
和公交车都没了， 他骑共享单车骑了个通宵
才回到家。 ”

陈建强和邓昱都是 80后一代，算是反扒
民警的中坚力量，经验丰富，技巧娴熟。 在他
们眼里，抓“色狼”和抓扒手相比，几乎没有什
么技术含量。 “两种人动作差不多，但‘色狼’

的反侦查意识，比起那些惯偷要差很多。 ”

尽管如此，要成功抓获一名“色狼”并不
简单。捉贼捉赃，抓“色狼”却一定要有受害人
指证。所以很多时候，必须两人一组，看到“色
狼” 有动作还不能马上动手抓人， 一个人跟
着，另一个人先去问被害人：有没有感到被侵
犯了？要不要追究？“大多时候，女孩子都会有
些顾虑，有的不愿作证，有的甚至没意识到。

我们只能继续跟，等下一个机会。 ”

五
荣耀时刻
相比之下，1995年出生的庞正坤， 是真

正的年轻一代。

40 后的徐福鑫，60 后的陈峥，70 后的
张翼飞、雷震，80后的高天春、陈建强、邓昱，

90后的庞正坤……对于这些反扒民警来説，

不管未来怎样转型，传承始终都在。

小偷少了，就抓“色狼”。但失窃的报案还
是常有，虽然甄别下来，十有八九都是遗失而
非失窃。 “我们就把这些遗失也当成案子来
破，想方设法帮失主把丢掉的东西找回来，因
为这也很重要。 ”

为了帮助更多人，庞正坤在抓“色狼”的
同时，主动学习视频侦查的技巧。 “刚开始学
着看，什么都看不懂，就连画面处于站内哪个
位置都搞不清楚。不行就一帧帧看，慢慢就找
出了规律。 ”

前不久，一位老太太报案，说手机在地铁
里被偷了。 庞正坤把她从轨交 4号线上车到
轨交 8 号线下车的所有视频资料都调了出
来，首先排除了被盗可能，然后一点点慢放，

寻找可能遗失手机的时点，结果整整看了 20

多个小时，还是没有结果。

半夜 2点多，老太太突然打来电话：手机
在家里找到了。原来，她出门前就把手机遗落
在家里的角落里， 却误以为被盗。 尽管看得
“眼睛都快瞎了”， 庞正坤还是很庆幸：“老太
太人不错，半夜还打电话过来，不然我可能要
真瞎。 ”

2016年进入轨交总队刑侦支队，庞正坤
跟着师傅高天春学反扒。 “第一次看到师傅，

不敢相信， 这么瘦瘦小小的人居然是反扒民
警？ ”没想到，师傅的勇猛让他难以想象。 “那
么小的个子，却有那么大的能量，面对比他高
一个头的扒手，毫不犹豫就扑上去，真的让人
热血沸腾。 ”

更让庞正坤震撼的， 是师傅拼尽全力将
扒手扑倒在地、压在身下时，周围群众自发的
热烈掌声。 “那一刻，你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
邪不胜正，什么是人民警察。 ”

反扒条线干了 5年，也当上了探长，早已
出师，师傅也已经调任其他岗位，庞正坤至今
记得，师傅手机锁屏的那一幅素描，定格着的
是一个抓捕画面。 “那是一位失主画的，她是
美术老师，当时师傅飞奔 300多米扑倒一个
贼，把她的手机找了回来，她专门画了那一幕
表示感谢。 ”

在庞正坤看来， 那就是一位人民警察的
荣耀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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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猎人”：转型中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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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高峰 ， 庞正坤挤在轨交
2 ?线通勤人流中，慢慢向车门
挪动。

他正在跟着不远处一个身着
深色上衣的男子。 那人不停换车
门，换方向，眼神飘忽……这些动
作， 和他以前跟的贼几乎没啥不
同，但贼盯的是口袋、包包，这个
男人盯的却是女性的敏感部位。

是的， 庞正坤跟踪的是一名
“色狼”。从反扒到擒“狼”，庞正坤
依然还是那个每天穿梭地底的城
市“猎人”。 只不过，“猎物”变了。

“你说这小偷怎么就抓不完
呢？ ”

“嗯，抓不完的，他们是以此
为生的。 ”

庞正坤至今还记得 5 ?前，

刚当便衣反扒民警不久， 一次反
扒途中， 他和师傅高天春有过一
段对话。师徒俩都没有想到，有一
天，人潮汹涌的地铁站台上，竟然
一个星期也见不到一个小偷了。

这一天，真的来了。

 ?席记者 潘高峰


